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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谈

中国古代生活中的小小器皿
暗藏无尽雕塑韵律之美

韩长君

后世的人们在归纳“雕塑”一类时，

往往忽略中国古代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器

皿，而转向那些已然脱离历史使用情境

的礼器、明器、佛像和建筑部件。这大约

是因器皿类物件太过于贴近生活，本体

实用物的标签掩盖了审美性的艺术品内

涵。事实上，这样一类器皿同样也是中

国古代艺术史上雕塑特征作品中的重要

部分。中西方艺术史中都存在为宗教崇

拜与建筑装饰而作的雕塑作品，而与西

方纯粹出于空间设计美学与精神表达需

求的雕塑所不同的是，中国古代的雕塑

工艺大多与实用器物相结合，仅到清朝

晚期才盛行与文学作品中人物情节吻合

的单独造像。

中国古代艺术史上本无作为独立门

类的“雕塑”之说，今人所归纳为雕塑一

类的古代作品主要包括原始社会时期的

部分尝试，如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中的

陶人面、双面玉雕人面等；先秦时期带有

祭祀含义的青铜礼器和贵族使用的器

具，如鸮尊、玉觹等；专门作为随葬明器

的各色陶俑、瓷制品，如兵马俑、堆塑罐

等；伫立于陵墓内外的石雕作品，如霍去

病墓前的石马、明孝陵神道两侧的石雕

文武官员等；跨度了多个朝代的不同风

格的佛教造像，现今还可在寺庙与石窟

中得见；建筑部件与装饰，如画像砖、兽

面柱石等。

而除上述几种类型之外，古代日常

生活中所使用的盘盒、笔筒、花插、水洗、

饮具等器皿，在满足了实用功能之余，也

经由擅长雕工塑形的匠人之手，被赋予

优美灵动的器表装饰与造型变化，使得

整体兼具对称均衡与节奏韵律的雕塑

之美。

平面之上凹与凸的艺术

西方艺术中的浮雕概念在中国艺术

中多表现在画像砖上。这种将雕塑技艺

与绘画笔法相结合的形式，使工匠想要

塑造的形象跳脱出材料本体的平面，利

用透视等因素营造出一个深度较浅的三

维空间。而在雕漆工匠的手里，以漆层

为纸、雕刀为笔，方寸之间营造出的场景

之宏大，又岂止是突出单一的物体形象

这么简单。雕漆的底层材料是在金、银、

瓷、木等材质的胎体上所刷的多道色漆，

多则可达两三百道，至色漆自身形成相

应的厚度，再于漆层上雕刻图案。明代

隆庆年间描述漆器制作的《髹饰录》一书

中记载道：“‘剔红’即雕红漆也。器层之

厚薄，朱色之明暗，雕镂之精粗，亦甚有

巧拙。唐制多印板刻平锦朱色，雕法古

拙可赏，复有陷地黄锦者。宋元之制藏

锋清楚，隐起圆滑，纤细精致”，可见作者

并未对唐代雕漆多加赞赏，并指出了宋

元时期雕漆刀法圆润、藏锋不露且线条

纤细的特点。

明代漆器所雕刻内容的叙事性极

强，不再局限于花卉神兽、吉祥纹样这样

的单一题材，而代之以更为广阔的场景

描绘，如观瀑图等。这种极富绘画性的

浮雕雕刻需要工匠在熟练掌握雕刻技艺

的同时，对于绘画的空间构图也甚为熟

稔。此时期漆器表面所雕场景的构图大

多类似，人物与亭台集中于画面中下部，

上部大量留白，如同马远、夏圭二人的画

作，只取边角做主景。亭台楼榭的雕法

则借助界画笔法，讲究线条笔直精确，营

造空间的深远之感。明代漆器的雕法已

十分娴熟，所镂刻的曲栏楼阁之造景，直

可与宋代的界画比肩。如故宫博物院所

藏剔红山水人物葵花式盘，盘心雕刻被

山水松柏环绕的曲栏庭园，庭园中有一

老者立身，手执木杖回首，身侧立一双童

子，其中一子腋下携琴，一子双手捧盒。

楼阁内有一人端坐，右手指尖似指阁外，

另有一人于回廊上倚柱探头，犹在暗自

窥视。远方高阁的二楼则有一男子卧坐

于榻上，凭窗远眺。所雕人物因过于微

小，面部表情不可谓生动，但人物造型各

异，动作精准，富有动感，增强了所雕画

面的叙事性。而屋檐纹路、屋脊兽形、窗

棂格纹、围栏回字纹、湖水波纹、松柏针

叶，皆为精细，依深浅凹凸的程度之不

同，巧妙地分割了画面背景与主体。在

背景画面上，极有动态之美的湖面鳞波

与高空卷云，正映照着秀丽山石与一轮

白日，动静之间互为衬托，并未因刻刀不

比画笔笔锋粗细灵活而显生硬。盘内壁

葵花十瓣上顺时针依次雕刻了十种花

卉，外壁则另刻十种，于物理空间上俯仰

呼应。漆盘整体用漆肥润，雕刻圆熟劲

健，磨工精细，藏锋不露，线条边缘平滑

而无棱角，视觉效果上线条清晰而不死

板，竟叫人心生温润柔和之触感。

雕漆尚属于雕塑中的雕刻之法，另

有一种同样在平面底料上展现雕塑般凹

凸之美的技法，是为锤揲与錾刻，多见于

金银器中。两宋时期，银不再是皇家专

属用材，民间对器皿的个性化需求上涨

的同时，私营手工业也得以迅速发展。

锤揲工艺则展现了宋代金银器制作中淋

漓尽致的浮雕技法，工匠利用金银材料

延展性强的特点，将片材反复捶打、退

火，最终定型为所需造型。其中难度在

于工匠需熟悉掌握材料延展性的程度，

根据不同造型的特点选择相应的工具与

力道，把握浮雕的厚度差异，以求表现出

理想的造型却不使片材开裂。如江苏省

溧阳县平桥乡小平桥村宋代银器窖藏中

出土的鎏金凸花双鱼纹银盆，因盆的形

制较为简单，可先将银板在模具上捶打、

压制成型。盆底以锤揲技法打造出一对

凸花鲤鱼，鲤鱼造型颇为雷同，应为同一

摹本而出。鱼身中厚边薄，饱满圆润而

不乏弯曲轻灵之态，上扬的鱼尾仿拟了

鲤鱼在水中游动之景。鲤鱼的四周以阳

錾技法打造了浮萍水草的浅浮雕效果，

再于银盆宽沿上錾刻卷草纹装饰，但卷

草纹的浮雕感弱于盆底水草。鲤鱼、水

草、卷草纹三者厚薄有致，比例有调，使

得整体场景呼之欲出。在南宋时期，凸

花的高浮雕技艺日趋成熟，福建泰宁窖

藏中的银鎏金瑞果纹盘、银鎏金狮子戏

绣球纹八角盘等都是此种技艺的典型器

皿。

浮雕技艺突出的是“平面上的雕

塑”，就空间建构而言，类似于在绘画的

基础上，更进一层探索了纵深空间的表

现力，但此法并未打破底材厚度所决定

的空间限制。在浮雕雕刻法成熟的同

期，中国艺术史上的工匠们也作出了对

小型雕塑创作的尝试——有的将器盖錾

刻打磨成倒置的荷叶，有的将折枝花焊

接作为银杯把手，有的以整块玉石雕刻

出卧于水洗口沿的蟠螭，既是装饰，也便

于人手把握。工匠擅于将小型雕塑与各

类盛器本体相结合，作为其中一个部件

存在。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汉代玉角

形杯上，盘绕于杯身的龙体巧妙地将立

体雕塑与浮雕技法融为一体。龙身的中

后段为脱离器表的立体雕塑，龙尾蜷曲，

其角度正好弥补了杯体下半部向左凹

陷的空白。从正面看，龙的颈段隐于

杯后，在与龙尾相反方向的杯体上

部探出龙首。龙首紧贴杯身，龙角

微曲，龙口翕张，眼部下垂，尽显乖

顺情态。高浮雕式的手法加重了

龙首与杯体的融合感，而脱离杯

体表面的龙尾则突出了蜿蜒盘

绕之姿，使得玉杯与盘龙似为一

体，又若即若离。玉杯整体造型

曲线优美，龙身矫健有力，加上杯

体浅浮雕的云纹与波浪纹，刚柔并

济之间更添几分鲜活。

此件青白玉角形杯为饮

器，被学者推测是汉代与中

亚文化交流下的产物，突显

出了汉代工艺品特有的雄浑

气势。

古人将小型雕塑与器皿

本体相结合时，雕塑部分可

能作为装饰，也可能作为实

用部件，其中尤以器把为多，

制于明代的白玉螭虎大洗代

表了此种制器技法中的较高

水平。这件水洗整体偏大，

折沿较宽，腹阔而深，杯壁通

直，为攀附在水洗表面的三

只螭虎提供了足以均匀分布

的空间。此三只螭虎头部无

角，眼呈虾米状，口微张，双

耳后抿且贴于脑后，背棘分

明，通体浅刻纹路。从造型

上来看，螭虎的肩部高耸，前

面两爪附于口沿，后爪似发

力而蹬，身体弓起，呈奋力攀

爬状。玉雕螭虎在口沿边缘

作互望之态，弓形的身体恰

好形成了分布水洗三面的把手，为器皿

的整体造型平添了趣味，又令水洗在实

际使用中更加便利，可谓一举两得。

除了上述两器，还有出土于江苏省

无锡市南郊钱裕墓的蟠螭银盏、湖南省

通道县瓜地村南明窖藏的蟠桃银杯，现

藏于无锡市博物馆的荷叶盖银罐、湖北

省博物馆的花形把银盏，等等，都可视为

古人将雕塑与器皿相结合的设计产物。

这种方式多见于宋元两朝的银器，以杯

盏为多，至明清两朝已常见于水洗、花

插、砚台等文房雅物的造型设计。在中

国历代对实用器皿的认知中，老子主张

“有器之用”；《周易》有云“备物致用”；传

为能工巧匠的墨子，也提出“先质而后

文”，并为管子和韩非子所认同。即便到

了后世，欧阳修曾有“于物用有宜，不计

丑与妍”之论，王安石亦有“不适用，非所

以为器也”之言，如此种种，塑造了中国

历代观念中对于器物实用性的看重，也

间接造就了工匠地位始终低于书画家、

不为后世所铭记的局面。而这种在器皿

之外营造出的用以放置小型雕塑物件的

“虚空间”，则给予了中国古代工匠发挥

自身技法与创意的余地。若将这些器皿

的部件单独取出观赏，每一件都是栩栩

如生的象形雕塑，飞禽走兽的面部神态

与肢体动感并存，花卉枝叶的雕刻则柔

婉轻灵，张弛有度，极具生命张力。

绝大多数中国古代器物的造型都是

象生形，模拟动物、植物、人物或其他场

景化的造型。“象”之一字，可借由《周易》

中“制器尚象”加以解释，该种观念主张

把有形之器作为一种抽象符号，通过对

自然事物的模拟和象征，体现形而上层

面的“道”。这种思维的传承对中国古代

造物思想产生了极大影响，从原始社会开

始，中国历代造物艺术中就未曾脱离象形

寓意的艺术趣味，这点与西方艺术中自由

进行创作造像的雕塑作品在观念上大相

径庭，但技艺手法上自有其精妙之处。

在追求象生形的观念下，工匠除了

可能对器皿的某部件着意进行象形雕

琢，还可能将器皿整体直接拟态为某自

然事物。此举不减器之实用，而更增审

美趣味。宋元两朝多见花朵型杯具，盖

因花瓣拢起而使花朵呈中空状，与盛器

器体的虚空空间相类似，可用于盛物之

用，故而由此发散。明末竹雕世家“嘉定

三朱”以高超的浮雕技法与竹根圆雕作

品闻名于世，其中朱三松用竹根所雕的

荷叶式水盛便是以荷叶之形入盛水之

器，整体呈现为一茎在风中卷掩四合的

荷叶。此“荷叶”边缘被虫所噬，微有残

破与暗痕，外壁刻画明显的茎叶脉络，内

壁则较浅，卷起的一角上栖息了一只小

蟹。在水盛所营造的空间里，与小蟹相

协调比重的是荷叶底部横伸出的一枝老

荷——花瓣肥厚而短小，已盛开至极，直

露出荷心的莲蓬来。历代向来有工笔精

细描绘花叶姿态的作品，细致逼真，灵妙

幽雅，却也有雕花琢叶至如此神肖地步

的立雕作品。其独到之处更在于，荷为

水生植物，用作盛水之器，就好似折叶取

水，荷香悠悠，正应了中国古代文人的风

雅之好。

风雅之余，古人亦好依托造物来“营

造吉兆”，吉祥如意的纹样与象征之物在

历朝历代的器物设计中始终保持了极为

旺盛的生命力。明代的玉质鳌鱼花插以

鱼为整体器型，鱼身纵向，双目凸出，鱼

嘴向天空张开，鱼尾卷翘上扬，下端雕波

涛水纹，营造出鱼儿奋身跃出水面的场

景。最值得关注的地方是，鱼首部位已

生出不属于鱼类的长须、突鼻与双角，分

明已在变成龙首鱼身的鳌鱼阶段。学者

认为此造型寓意“鱼跃龙门”的吉兆，鱼

跃龙门本指鲤鱼跃过黄河天险“龙门”之

处的自然现象，古人借此比附寒门子弟

苦读后应试中第，踏入仕途。此件器物

虽为花插，却借造型寄托着古人的美好

希冀。

若说中国古代器物中的雕塑技艺擅

长精妙地仿拟自然界中的动植物之态，

更有一件兼具造像与造景之型的饮具，

堪称绝伦。这便是现仍留存于世，传为

元末制银巧匠朱碧山所作的银槎杯。明

万历二十八年的《嘉兴府志》记载道：“朱

碧山，元时银工也。所制酒器，极精巧。

如虾杯、蟹杯之类，不施药焊，注酒能自

流走，至今人珍之”，清代朱彝尊的《曝书

亭集》中描述其作品：“瓜蔓生，瓜蒂结，

相鼠有吃瓜上啮。碧山一老技称绝，渔

（钅仑）收，兽锦裹，沽之哉，曰不可”，可

见朱碧山其人匠心独运。这件银槎杯的

造型展现了一位老者坐于枯木槎中的形

象，他头部昂扬，面露悠闲满足的笑容，

带头巾而敞衣领，袒胸露乳且腹部微突，

右手手握支机石。枯木槎的槎尾与槎身

几成直角，周身沟壑纵横，槎身底部隐有

水波之态，与乘槎老者富有动态的头巾

和衣领相结合，直教人有迎风泛槎于水

中之感。基于槎底所刻的铭文诗句“欲

造银河隔上关，时人浪说贯银湾。如何

不觅天孙锦，只带支机片石还”，有学者

将此场景附会于梁朝宗懍所著《荆楚岁

时记》中张骞奉汉武帝之令寻找天河河

源的故事。又因铭文“槎桮”二字，此件

被定为饮器。但是，纵观中国历史上的

器皿造型，银槎杯的艺术雕塑性已清晰

可见，面对如此佳品，不由叫人全然忘却

对其实用性的需求。

虽然中国古代富含雕塑艺术性的器

皿设计不比西方雕塑创作，注重观念表

达而可脱离实用性考量，但上文所提到

的很多器物都值得被冠以艺术品之名。

很明显，艺术不似技艺，并不必然遵循着

时间的线性发展，越晚近而越精美。这

三条技艺的形式也并非一脉相承，而是

独立地在各自所匹配的能工巧匠手上起

伏推进，无需推陈亦可出新，为后世留下

无数珍品。19世纪法国著名雕塑家奥古

斯特 ·罗丹曾说：“雕刻是凹与凸的艺术，

并不是没有光滑润饰的形状……雕刻不

需要独创，但一定要生命”，这样的论调

若作为中国古代器皿的评判标准，也有

诸多与之相吻合的作品。这些器皿中暗

藏着比例与尺度、对称与均衡、节奏与韵

律、对比与统一、冲突与和谐之

美，同样值得人细细品鉴。

（作者为上海大学
历史系在读博士生）

栩栩如生的器皿部件

精妙绝伦的仿生与拟态

 在雕漆工匠的

手里，以漆层为纸、雕刀

为笔，方寸之间营造出

的场景之宏大，又岂止

是突出单一的物体形象

这么简单。图为故宫博

物院所藏明永乐剔红山

水人物葵花式盘，人物

造型各异，动作精准，富

有动感，增强了所雕画

面的叙事性

 江苏

省 溧 阳 县 平

桥 乡 小 平 桥

村 宋 代银器

窖藏中出土的

鎏金凸花双鱼

纹银盆，盆底

以 锤 揲 技 法

打 造 出 一 对

凸花鲤鱼

 古人将小型雕塑

与器皿本体相结合时，雕

塑部分可能作为装饰，也

可能作为实用部件，其中

尤以器把为多，制于明代

的白玉螭虎大洗代表了

此种制器技法中的较高

水平。攀附在水洗表面

的三只螭虎形成了分布

水洗三面的把手，为器皿

的整体造型平添了趣味，

又令水洗在实际使用中

更加便利，可谓一举两得

 明代的玉质

鳌鱼花插以鱼为整体

器型，鱼身纵向，双目

凸出，鱼嘴向天空张

开，鱼尾卷翘上扬，下

端雕波涛水纹，营造

出鱼儿奋身跃出水面

的场景。此造型寓意

“鱼跃龙门”的吉兆，

比附寒门子弟苦读后

应 试 中 第 ，踏 入 仕

途。此件器物虽为花

插，却借造型寄托着

古人的美好希冀

▲ 明代朱三松用竹根所雕的

荷叶式水盛是以荷叶之形入盛水

之器，整体呈现为一茎在风中卷掩

四合的荷叶

 元末制银巧匠朱碧山所作

的银槎杯显示出清晰可见的艺术

雕塑性


